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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谢先生 

李援朝 

我是 1990 年从北京中科院化学所作为博士后来到上海药物所。当人事处的

历骏带着我到合成室去见谢先生时，我看到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正在等着我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的谢先生，随后谢先生与我聊了几句话就让我先回去，等我把住

宿、行李等安顿好了以后再来找他。 

等我过两天以后再来见谢先生时，他与我聊起我以前的博士研究生的工作，

并详细地介绍了目前课题组的研究项目。谈到我今后的研究项目时，他说我可以

自选或自带研究课题进行博士后研究，也可以从事他给我选定的研究课题。我在

北京化学所的博士课题是纯有机化学的，来到上海药物所当然是想做药物化学的

课题。谢先生给了我两个课题让我自选，一、“石蒜生物碱衍生物的合成与在抗肿

瘤作用上的研究，二、‘油菜素内酯的化学结构改造与修饰’。我当时觉得‘油菜素

内酯’这个项目药物所已经转让给广东江门农药厂，没什么前景了。加上我在原单

位做过一些三尖杉生物碱的项目，所以我就选‘石蒜碱衍生物’课题。没想到这个项

目做了一年多一直没有拿到更好活性的衍生物。这个时候谢先生鼓励我，说这些

化合物在抗肿瘤上活性不理想，可以试试看其他生物活性如何，这使我当时的思

路豁然开朗。我想起当初曾做过雷公藤生物碱在抗肿瘤与免疫等生物活性上探索，

而此时中国医科院北京药物所将雷公藤二萜主要化学成分-雷公藤甲素修饰成为

雷公藤氯内酯醇，用于抗肿瘤和免疫抑制的药效试验上，都具有非常理想的生物

活性。我为什么不能也将石蒜碱也试试看在免疫调节的试验上是否有效，体外试

验证明虽然石蒜生物碱也具有一定的免疫生物活性，但也不是很理想。此时我觉

的与其做生物活性不明确的天然产物，还不如去做已有明显生物活性的天然产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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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公藤植物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，临床上也有一定的疗效，我过去也曾经做过雷

公藤生物碱的初步探索，再者我还具有丰富的雷公藤原料来源。因此我把想更换

课题想法告诉了谢先生，他肯定了我的想法，但同时他也对我说要做雷公藤的项

目就要认认真真的做下去，把项目做深做透，最好能将雷公藤系列产物的构效关

系解释清楚。有了谢先生的鼓励和支持，我就开始了长达 30 多年的雷公藤新药

研究。在此期间，谢先生经常帮我查阅文献和资料，同时利用他出国的机会告诉

我国外雷公藤研究的进展。每当我在雷公藤研究上取得一些成绩时，他都为我高

兴。谢先生对我的教导，点拨，提醒，我记忆犹新，这辈子遇到谢先生是我的幸

运。 

谢先生去世后，他女儿小苏在整理他的遗物后转给我一封信，我读后心中无

比感慨。那是 2009 年，谢先生应邀参加了福建省在泰宁、永春等地召开的生物医

药会议，当时我在会议上做了有关雷公藤研究进展的报告。大会会务组写了会议

简报上报给福建省有关部门，同时也寄了一份给谢先生。谢先生看到简报内容上

说雷公藤衍生物的新药研究成果主要是他做的研究工作时，他马上给会务组回复

了一封信，说明了雷公藤研究工作一直是李援朝的成果，他不能掠他人之美。这

件事我不知道，因为谢先生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直到小苏给我看到这封信后才

知道这件事，这使我又一次被谢先生的严谨学风所感动。 

虽然先生离开我们了，但他的爱护和帮助我终身难忘，他的高尚品德我要永

远学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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